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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读书感悟

周末陪朋友到书店去

看书，在那琳琅满目的书海

中，一本《别输在不懂幽默

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便忍

不住翻开认真地看了起来。

平日里， 我属于那种

不善言辞的人，更谈不上幽

默。 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

没有玉树临风般的外表，没

有非同凡响的能力，至少你

可以拥有幽默。 看了这本

书，才发现幽默是我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可

以使矛盾和争端得到缓解，

也可以使我们信心无限。幽

默的人有宽容、自信、豁达、

乐观的心态，让生活充满乐

趣，充满生机，正视现实笑

对人生。

从这本书中，我才知道

“幽默”是一个外来词，由英

文音译而来，而英文中的这

个词则来源于拉丁文，在西

文用法中包括一切使人发

笑的文字， 连笑话都在内。

幽默是语言的最高境界，如

果我们在短短的话语中运

用幽默，它也就可能成为人

际交往的润滑剂、 缓冲剂，

使心灵变得更亲近。正如美

国一位心理学家说：幽默是

一种最有趣、 最有感染力、

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传递艺

术。它不仅能够体现出一个

人深刻的文化素养和丰富

的文化内涵，还能折射出一

个人的美好心灵。我们带着

快乐的眼睛去看整个世界

的发展和变化，在平凡中挖

掘笑的艺术价值。它可以像

一根闪着金光的魔杖，减轻

我们心里压力，消除内心的

紧张， 树立健康乐观的心

态。

幽默是智慧的碰撞，是

善良的表达，是人生的助推

器，这是一种胸怀，一种境

界。著名作家王蒙是这样评

价幽默的：幽默是一种成人

的智慧，一种穿透力。 生活

中的幽默，会让我们茅塞顿

开，在轻松的气氛中感受着

成功的快乐，在回味中拍案

叫绝。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处

处充满着“幽默”，就会少了

很多郁闷、苦恼。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 乾隆皇帝突然问刘

墉：“京城共有多少人？ ”刘

墉遂不及防，却非常冷静地

回了一句：“只有两人。 ”乾

隆问：“此话何意？ ”刘墉答

曰：“人再多其实只有男女

两种， 不是只有两人？ ”又

问：“京城里有几人出生？有

几人去世？ ”回答：“只有 1

人出生，却有 12 人去世。 ”

乾隆问：“此话怎讲？ ”刘墉

答曰：“今年出生的人再多

都是一个属相，不是只有 1

人吗？ 今年去世的人则 12

种属相，全年死去的不就是

12 个人吗？ ” 乾隆听了大

笑，深以为然。 在我们的印

象中， 刘墉是一位智者，是

一个懂得幽默的人才，他在

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用

了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深

得皇帝的喜欢与欣赏。

无论我们在哪个场合，

我们一定要做到心里明白，

大智若愚的幽默，会让人生

智慧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冶炼厂 肖伟）

做一个幽默的人

一

不经意， 已经 55 岁了， 按照企业的规

定，正式退出岗位告老还乡。 面对重大的人

生转折， 虽然有些失落， 但心境十分轻松。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

室铭》诗中的意境竟成为我人生的现实。

落叶归根。 鸡年腊月 26， 带着全家回

乡。

冬日里阳光灿烂，冷风中的故乡仍然破

败。

我终于在离开家乡 30 多年， 首次能选

择在大年前回到了亲人居住的村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就像一个外人，

我的到来是如此突兀和陌生。“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第一次于我有了现

实版，我的穿着打扮，我的略显生涩的方言，

与这粗砺本真的生活显然格格不入。乡亲们

将我上下打量着，询问外界的消息和我这么

多年来漂泊在江南城市的生活境况。他们像

天生的记者，惟恐漏掉每一个细节。 他们不

停地问，我也不停地答，说真的，离家 30 多

年，我只是按照生活的节律，娶了个妻子，买

了房子，开上了车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真的

没有做什么有影响的大事，但这也是我最自

豪的。从乡间土路转换到贯穿整个村庄的那

条水泥路上，我漫步独行，试图寻找时光渐

变的痕迹，结果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已经

因为钢筋水泥的进入而荡然无存。儿时的快

乐经过了无数场雨水的冲刷，记忆的光斑已

经清洗怠尽， 村子里的许多曾摸着我的脑

壳，大声叫着我乳名的老人相继逝去。 儿时

的伙伴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大都因生计变

得麻木， 我试图和他们一起回忆从前的片

段， 试图在黄昏的电线杆下拾取温暖的友

谊，但我失望了。

就这一下子，家乡开始慢慢变得与我无

关，好像那只不过是曾经小住过一段时间的

所在，我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我贫寒的少年时

代。 而在日后的岁月里，我竟然还一再地想

起，那饮牛的小水塘，那做作业的青石板，那

秋天的高梁地。 但现在这里，还是我经常在

异乡的星空下思念的家乡吗？

二

父亲和母亲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用自

己的勤劳双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刨食，把

我们姊妹 4 人养大成人，而且还收养了大伯

和叔叔家的三个孩子。

在我的记忆中，当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到

来的时候，我和父亲就要整天在山中挖树兜

子，架在门口经过秋阳的照射，慢慢把它劈

开沿着墙根码好，这就成了冬天烤火烧饭的

燃料。冬日深了，江北的阳光越来越阴冷，空

气也变得越来越干燥。突然会有一场沉重的

霜雪，袭击了村庄。 但我们却不得不站在寒

冷的风雪中，砍倒自留地里的雪里蕻等叫不

出名字的用来制作咸菜的蔬菜，并在寒冷刺

骨的水塘里一棵棵洗干净，挂在树枝上晒干

后， 母亲就会利用晚上或者一个下雨天，将

它们一棵棵放在食盐、辣椒、大蒜等混合物

里搓揉，再整齐地放在几口跟我们齐高的大

缸里，每到这时，母亲就将我和弟弟的鞋脱

掉，将脚洗了又洗，然后抱到缸里，吩咐双手

抓住缸沿使劲踩，脚在多种刺激物的作用下

变得通红， 最后五六缸咸菜压上大石头，盖

上盖子，一年的下饭菜就齐活了。

我就是在每周 5 斤米、一坛咸菜的奔走

中，读完了初中高中，全家十口就靠着这几

缸咸菜过日子，爷爷死了，父亲母亲老了，我

读大学的那一年，收养的三个孩子结婚的结

婚出嫁的出嫁，姐姐辍学，只有弟弟和妹妹

还在上高中和初中，父亲和母亲还是像一个

战士，疯狂地扑向土地。 他们要用一双手从

土地里取出粮食和我们的学费。我也尽量在

国家发给我的生活费抠出一点点，以寒暑假

时给家里带回几个馒头， 或买上一斤肉，全

家打打牙祭。

三

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大集体的生产劳动，

生产队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 不仅白天，有

时连晚上都得全体上工。 然而“天空总是欠

着大地的恩情”，在这种靠天吃饭的时代，人

们永远也吃不饱饭。 于是，我开始对马克思

赞美着的劳动有了动摇，说什么我也要离开

农村，离开这个后来一直叫做“原籍”的家

乡，对劳动充满的仇恨就从这是滋长了。 在

我的眼里，正是这残酷的劳动把父亲那一双

艺术家的手毁掉。 父亲的那双手，曾经能写

出一手潇洒清瘦的柳体，拉动着一把京胡的

琴弦，每到农闲时节或夏天的夜晚，从他的

手指间诞生的音乐，让乡村的夜晚因此而灵

动飘逸，为我少年时代的心灵贯注了最初的

艺术启蒙， 并且培养了贵族般的艺术想象

力。 但确实是劳动毁掉了父亲的那双手。 我

亲睹了繁重的劳动是怎样日复一日地复加

于父亲的生活。 仿佛是一场悄然而行的蚕

食，仿佛时间和雨水对一座古老辉煌的建筑

进行的侵蚀。 父亲的手逐渐从艺术中退隐，

逐渐被生活浓重的阴影所吞没。他把手投于

土地，握住了农具，捐弃了乐器。他曾经纤细

的手指逐渐骨节粗大。 父亲迅速地衰老，被

陈年的隐疾苦苦折磨。就在我们姊妹都开始

了新生活的时候，我的父亲像一座纪念碑轰

然倒地，留下了许多遗憾走了。

现在， 母亲还在黑暗祖屋里出出进进，

村子认识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每到静夜我

眼前就会“过电影”，出现这样一群人———他

们坚韧、善良，对我有病态般的溺爱。我的脑

海里时时会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

夏天，全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送一个小孩

到省城念书的情景。 我开始变得惶恐，就是

这个村庄的人们，他们为我倾其所有，我为

他们做了什么？当我走在村子捐资修村级公

路的功劳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心

才平复了一些。

（刘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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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都诗抄

泥土中，积蓄力量和信念。

攒足了，给春天拱个眼。

冒了尖，既虚心又委婉。

做一次总结，继续向上伸展。

张开绿色的臂，拥抱理想和蓝天。

（公司总部 汤雁斌）

新竹

丽日和风，纸鸢长线风驱动。

匠心操纵，天籁筝鸣颂。

今日少年，憧憬飞天梦。

争奇勇，励精图治，定把云霄控。

（丰山铜矿 周雄飞）

点绛唇·赛风筝

蒿子粑 , 江南民间美

食。在大冶，每年三月三，有

吃蒿子粑的习俗。热爱生活

的我，每年都会采蒿草亲手

制作蒿子粑。

蒿子粑，可根据个人口

味，调配糯米粉和粳米粉的

比例来做，使其松软可口。

我是这样做蒿子粑的。

首先是主要食材，米。 把准

备好的大米和糯米，洗净浸

泡数小时后，磨成大米粉和

糯米粉、过筛，这样做出来

的粑就更加细腻。

然后是蒿叶。用开水将

蒿叶焯一下(去苦味)，过冷

水冲凉，拧干(以此法除去

大量的墨绿色汁水和细毛，

这样做出来的蒿子粑就不

会太黑)。 也可将蒿叶洗净

后用鹅卵石冲碎，直至流出

蒿草汁，再将锤好的蒿草放

入装有清水的脸盆中，淘净

捞出。

其次是将蒿叶切碎，与

腊肉丁一起同早先准备好

的米粉均匀拌匀、 和水，调

入少许盐搅拌。蒿叶不能放

太多，最后再加温水捏成圆

形扁扁的粑状即可。

蒿子粑可炸可蒸，炸至

边缘泛出金黄色即可，外面

的皮香酥无比，里面的味道

很绵长，清香扑鼻，回味无

穷，让人爱不释口。

蒿子粑不但好吃，而且

能治很多病。 青蒿，专解湿

热，而气芳香，故为湿温疫

疠要药。 常见的有白蒿、青

蒿、牡蒿、臭蒿等多种，其中

做粑用的蒿叶便是一种香

蒿，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叶

面呈绿色， 叶底微白带绒

毛，形状似手掌，俗名巴掌

蒿、粑蒿等。

蒿子粑不仅是地域特

色美食，更是承载着鲜为人

知的千年文化信息。据说神

农尝百草时代，先民们就知

道蒿子可以食用了。祖先从

九江来到鄂东南的，那还是

明代嘉靖年间。 1525 年，朱

氏皇帝把族人强制迁徙到

人烟稀少的幕阜山北麓。先

人背着干粮、农具、种子、行

李、炊具，携妻子儿女，在官

兵的押解下来到一个完全

陌生的地方。水路是从九江

逆流而上，到韦源口进入大

冶湖。不知那时有没有大船

供先民乘坐。徒步则是从瑞

昌到兴国州(今阳新)，期间

跋山涉水， 历经千辛万苦。

最后定居在南山柯近溪。也

是今天的大泉沟风景区的

半山腰上。

先人在迁徙的路上，每

到吃饭时间， 埋锅造饭，然

后继续赶路。 到了下雨，或

柴火找不到的地方，就吃干

粮。 蒿子粑是少不了的。 除

了冬天， 蒿草一年三季都

有。 农妇把大米磨成粉，掺

水，和切细蒿子，揉成面团，

再捏成一个个圆饼，上笼屉

蒸熟。 多做一些蒿子粑，带

在行囊里。 孩子饿了，就给

他一个。先人们一路就这么

走过来了。

古代山民所生活的地

方山高林密， 毒蛇较多，时

常伤人。 为防蛇出山伤人，

老祖先研制一种以艾蒿为

主要成份的药物，拌上香甜

食物， 扎入蛇洞让蛇来吃，

蛇吃了会死去，这种风俗叫

扎蛇眼。 同时，还编成俗语

敬告人们：“三月三， 蛇出

山， 蒿子粑粑扎蛇眼。 ”后

来，人们用蒿叶拌米粉做成

粑粑， 在三月初三这天吃。

据说，吃了三月三的蒿子粑

粑，进山劳作，出门办事，就

不会遭遇蛇咬伤，而且一路

平安，凡事吉祥。

一直到今天，故乡还有

吃蒿子粑的习俗。

（铜绿山矿 张锦霞）

蒿子粑

地方美食

前几日，一位好友对我说：“听说《大

冶有色报》改版了，你可以写写跟报纸的

情缘嘛！”好友的话，将我的思绪带到了十

几年前。

刚走进大冶有色那年，我还是个啥都

不懂的女孩。 那时候，我所在的班组是个

年轻班组，班组里 80%都是年轻人。一天，

我上白班，班长来到我跟前，递给我一份

《大冶有色报》， 说：“我们班有宣传稿任

务，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你看看报

纸，学着写写，每个月交两篇稿子。 ”看着

班长那张真诚的脸，我却为难了。 写东西

可不是我的强项，我跟班长说：“那只有试

试，我也不会写啊！ ”没想到班长教我个

“绝招”：“实在不会， 多看看别人怎么写

的，写多了就会了。 ”听着班长的话，我抓

抓脑袋，算是应下了这个差事。

没想到第二天，班长就给我提供了个

素材。 那时候正是年底，班长和当班的操

作人员对现场的机械设备除锈刷漆，这就

是“素材”。可对于从没写过宣传稿的我来

说，还是无从下手。 翻出班长给我的那张

报纸，一直到了下午下班，我找到类似的

稿件，拿起笔纸，学习模仿起来。那篇宣传

稿才勉强完成，交给了班长。当时，我就想

着完成个任务，至于会不会上稿，压根就

没有想过。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又轮到

我上白班了，班长拿来了一张《大冶有色

报》， 笑着跟我说：“你上个星期写的那篇

简讯上了报纸，你看看。 ”我接过报纸，找

寻着我的名字，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看到了我的那篇稿子，还被编辑给精简了

不少。其实，就是一句话而已，可对于从没

写过稿子的我来说，却是一种惊喜。 第一

次的成功， 为我以后写稿增添了不少信

心。

在后来的工作之余，岗位有了什么新

鲜事，我都留意去观察，用笔记录下来，写

成宣传稿交给班长，没想到偶尔也会变成

铅字，这一写就是好几年。 后来离开了这

个岗位，没有了岗位素材做依托，我慢慢

地也就放下了手中的那只笔。

直到再次拿起笔，开始写稿子，依然

是班长拿着《大冶有色报》，叫我写稿子。

只是此时的班长非彼时的班长，此时的岗

位非彼时的岗位，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

人，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

之后的日子里，写稿，投稿，已成了我

生活中的日常。 在一次次写稿投稿中，有

很多稿子都会石沉大海，我经历一次次的

失望过后，偶尔的一次上稿，会给我带来

些许欢喜。《大冶有色报》经过一次又一次

的改版，现在又改成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

模样，只是相比第一次要大的多，内容更

丰富，文章更精彩。

在大冶有色工作的十几年里，《大冶

有色报》一直默默陪伴着我，在将来的路

上，我会继续拿起笔，描绘出我们班组职

工心中的梦想，为实现我的梦助力添彩。

（冶炼厂 芳草）

我与《大冶有色报》的情缘

色有

怀情


